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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傳教士殷弘緒來華活動述評

劉　芳*

* 劉芳，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明清史及港澳史。

法國傳教士殷弘緒於清初來到中國，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多年，跨越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

帝，傳教於北京、江西等地。他對歐洲最大的貢獻不僅在於其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起了一定的作

用，尤重要者在於他將中國製造瓷器和人工種痘的技術傳到了歐洲，對歐洲的工藝、醫學等多方面

起了重要的引介作用，充當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殷 弘 緒 ， 西 名 為  F r a n ç o i s - X a v i e r    

d’Entrecolles，字繼宗，法蘭西人，1698年來到

中國後傳教於江西、北京等地。他把中國的中醫

保健、瓷器製造的工藝等引介給歐洲，對中西方

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傳教於中國

在殷弘緒來中國之前，法國對中國越來越關

注，不斷派遣傳教士東來，殷弘緒正是在這種

背景下來到中國的。1698年2月21日他來到廈門

後接受利聖學神父的任命去饒州傳教。
(1)
他赴饒

州傳教始於1698年，當時法國傳教士利聖學與

郭中傳、孟正氣同時被派到江西開闢教所，傳

教於撫州、饒州、九江一帶。在饒州和九江兩

城，他們遭到官吏阻撓長達一年半，因此這幾個

地方的傳教活動一開始就不見好轉。此後，利聖

學將這三座城市分別託付給傅聖澤、殷弘緒與孟

正氣三位神父照料。殷弘緒在饒州首先為一位貧

窮的泥匠工人洗禮；不久泥匠死去，殷弘緒為他

舉行喪禮，“華人頗異之，時為新年，來堂詢問

者不下萬人”。雖然如此，當年入教信徒僅二人

而已。然而到1712年，經他受洗者已有八十人

之多了。
(2)

殷弘緒在江西的傳教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

的一套傳教方式。首先，他很懂得與當地官員保

持良好關係。雖然他坦言：“與這些新官打交道

我毫無經驗”
(3)
，然而為了傳教的自由和新信徒

們的安寧，他們又必須得到這些官員的保護。因

此他決定盡快拜訪他們，送一些歐洲禮品來贏得

其友情。

1712年饒州地區出現了嚴重的旱災，當時的

道臺求助於殷弘緒，殷弘緒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

向他宣講天主教教義，得到了這位官員的好感，

甚至向全城貼出了保護基督教徒、禁止偶像崇拜

者向他們強制徵收用於偶像崇拜等活動錢財的告

示。
(4)
殷弘緒甚至想使當時的皇帝康熙皈依天主

教，來保護和擴大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當時正

值康熙廢立太子時期，他以一個神父敏銳的眼光

看到了這是一個使皇帝皈依天主教的絕好機會，

因為他看到皇帝經受了這樣的打擊後很有可能會

在宗教上需求幫助。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深

知逆境比順境更宜於讓人反躬自省，因此，為使

這位偉大君主皈依，我勉勵所有的傳教士舉行彌

撒聖祭並更新祈禱內容。”
(5)
他自己則不遺餘力

地與皇帝保持良好的個人關係。康熙皇帝由於身

體原因常飲葡萄酒，他就利用江西巡撫朗廷極向

皇上進獻了西洋葡萄酒六十六瓶。
(6)
在中國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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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爭中，殷弘緒堅定地站在中國這方，1708年4月

26日，他獲得正式領票。
(7)
他來到北京之後，經

歷了雍正禁教時期，傳教形勢越來越嚴峻，殷弘

緒一面以醫生的身份登門拜訪那些出門不方便的

女基督徒們，一面在各個地方為她們分別主持聖

事，便於她們分散地參加。
(8)
他最後二十年秘密

傳教之行跡多類此，直至最後的四年身染廢疾，

祇能坐臥，然傳佈教義卻至死不輟。
(9)
他為了在

中國傳播福音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

日常傳教之外，殷弘緒還寫了大量信件回

歐洲介紹中國知識，一方面當然是為了引起歐

洲人的興趣以擴大影響，爭取更多人支持中國

傳教事業，另一方面也是受法國科學院的委託

在華進行科學和學術活動，向西方介紹中國的

科技成果。

引介製瓷技術

中國瓷器以其千姿百態的造型和沉積着數千

年燦爛中華文化的瓷繪藝術和清純亮麗的色調而得

到西人的青睞。瓷器是羅柯柯時代的代表，它的光

彩、色調和纖美，正像一首詩所贊揚的：“中華土

產有佳瓷，尤物稱人從所思。藝苑能闢新世界，

傾城何處開如斯。”
(10)

自16世紀而後，歐洲掀起了一股收藏中國瓷

器的風尚——

去找那種瓷器吧，

它那美麗在吸引我，在引誘我。

它來自一個新的世界，

我們不可能看到更美的東西了。

它是多麼迷人，多麼精美！

它是中國的產品。
(11)

不管是皇室貴族抑或是平民均以擁有華瓷而

自豪。1713-1740年間，普魯士皇帝選皇后就通

過外交談判，曾以六百名魁偉健壯的御林軍衛兵

和鄰近的君主換取一批中國瓷器，以為其婚禮增

色，成為世界外交史上一件奇聞。
(12)
而法國路易

十五的情婦蓬巴杜夫人也是一位瓷器愛好者，她

經常光顧巴黎專營中國物品的商店，在1772年12

月27日她一次就從該店購進了價值五千利佛爾的

五個形狀各異的青花瓷瓶。
(13)

為了滿足西方人的審美需要，中國瓷器就以

西方人的口味而製造。現今大量收藏於西方博物

館中的華瓷，使我們清楚地看見，有些瓷器上繪

有西式樓臺、聖母耶穌像等，均是當時為了迎合

西人而在中國特別製造的。然而這種情況並不能

滿足歐洲人的奢求，因為中國工匠畢竟很難做出

完全符合西方人審美所求的作品，另一方面運輸

困難也使得流入歐洲市場的瓷器非常昂貴，就算

是貴族有時也難以支付高昂的費用，更何況一般

民眾。當時歐洲商人必須用金銀幣償付進口的東

方瓷器，致使歐洲金銀庫存日漸枯竭。據說法王

路易十四曾下令將法國所有金銀器熔化，以償付

他宮廷內的進口瓷器。因而生產本地瓷器則可能

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
(14)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瞭解瓷器製作工藝，得

以在歐洲本土生產瓷器，就成為歐洲人的當務之

急。歐洲人倣製華瓷的歷史由來已久，16世紀意

大利各地已開始倣製中國軟質瓷器。1575-1587

年間佛羅倫斯的陶工在托斯卡納公爵的贊助支持

下生產出被稱為梅第契(Medici)瓷器的歐洲第一

批原始瓷器，但其胎質、釉質與中國瓷器相差甚

遠，且產量極為有限。

看來旅行家們的記載對於歐洲倣製技術的突

破沒有多大意義。元朝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

可· 波羅就曾在其遊記中粗略地記叙了瓷器的

製作：德化人(中國人)“從地下挖取一種泥土，將

它壘成一個大堆，任憑風吹、雨打、日曬，從不

翻動，歷時三四十年。泥土經過這種處理，質地

變得更加純化精煉，適合製作上述的各種器皿。

然後抹上認為顏色合宜的釉，再將瓷器放入窯內

或爐裡燒製而成”。
(15)
利瑪竇也提到了江西的瓷

器：“最細的瓷器是用江西所產黏土製成，人們

把它們用船不僅運到中國各地，而且還運到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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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遙遠的角落，在那裡它們受到那些欣賞宴席上

的風雅有甚於誇耀豪華的人們所珍愛。”
(16)
這種

情況直到身兼數職的法國傳教士來到中土後才得

到改觀。耶穌會士錢德明就曾給貝爾坦寄去了他

的文章〈中國制瓷史〉。
(17)
而對於關鍵的瓷器製

作工藝，即瓷器的配料，給瓷器帶來光澤的釉及

瓷器的質地，裝飾瓷器的色彩及上色這樣的技術

資料，一直到18世紀，才為來華傳教的殷弘緒所

瞭解。
(18)

由於在中國瓷器生產中心江西景德鎮地區傳

教的經歷，殷弘緒可以正確和全面瞭解瓷器的製

作，特別是他還提到：“除了親眼目睹之外，我

還從基督徒那裡聽說了許多特殊情況，他們中間

不少人是從事瓷器生產的，另一些人則做瓷器生

意。此外，我還通過閱讀論述這一問題的中國典

籍核實了他們給我的答覆的真實性，通過這一方

法，我認為對這門技藝有了全方位的相當準確的

瞭解。”
(19)
他提到這些瓷器知識都是“走訪瓷工

作坊時經親自瞭解或向從事瓷器生產的基督徒請

教後隨手記在紙上的”
(20)
。

他先介紹了製瓷的兩種原料：坯胎子土和

高嶺土，特別是指出了高嶺土在製作瓷器中的

絕對重要性。精細的瓷器正因為高嶺土才這般

堅實，它猶如瓷器的肋骨。他還提及曾經有英

國或荷蘭人曾經想帶坯胎子土回國製作瓷器，

但是由於沒有高嶺土而計劃失敗。他把高嶺土

在瓷器中間的作用比成是骨架在軀體中的作

用。坯胎子土和高嶺土都需要淨化去除渣滓後

才能使用。由於製作瓷器的品種不同，瓷土的

比例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製作細瓷時需要

各自相半的瓷土；製作普通瓷器則四成高嶺土

對六成坯胎子土。
(21)
在對好坯土後，人們再把

坯土放入一個大坑一直不停地揉、踩，直到坯

土變硬。在這個過程中，殷弘緒強調了不能讓

坯土中有任何空隙或者異物，否則就會影響將

來瓷器的品質。他還提到了另外一種製作瓷器

的新配料——滑石，也叫白堊。用滑石製作的

瓷器相當罕見，因此遠比其它瓷器昂貴。它質

地細膩，若與普通瓷器相比，就如同上等的羔

羊皮與一般紙張相比。
(22)

殷弘緒提到了製作釉的方法。例如關於青花

瓷的藍色釉料的製作，他介紹道：首先把這種天

藍色的石頭“埋入窯內半法尺厚的砂礫之中，燒

烤二十四小時後把它與其它顏料一起放在一個很

大的瓷研缽(而不是放在大理石上)裡研成極細的

粉末，研缽底部及搗槌頂端都不上漆”
(23)
。紅顏

料則是糟礬經過火燒化在坩堝內而製成的。對於

瓷器的白釉殷弘緒也提到了：“這種白顏料是透

明的石粉製成的，與天藍色顏料一樣，它是在窯

裡燒烤成的。在半両這種石粉中放入一両鉛白粉

末。其它顏料中同樣也要摻入這些東西。例如配

製綠顏色，就用一両鉛白、半両透明石粉、再加

入三両稱為銅花片的東西。配製好的綠顏料是紫

色顏料的母體：前者加入一定量的白色顏料便成

了後者。綠色顏料的比例越高，紫色就越深。取

七德拉克馬的白顏料加上三德拉克馬的糟礬紅顏

料便成了黃色。”
(24)

值得一提的是殷弘緒還提到了冰裂紋瓷器的

上釉。他說冰裂紋瓷器是因為祇上了用白色石子

製作的釉，這種釉可使瓷器呈現灰白色。瓷器的

通體都有大理石花紋，周身佈滿了各種走向的紋

理，遠遠看去就像是瓷器破碎了但是碎片仍留在

瓷器上。
(25)

瓷器的製作是一個流水作業的過程。殷弘緒舉

了一個杯子的製作過程來說明瓷器的製作：首先，

一個工人從轉輪上面拿下杯坯，按照要求來修改它

的直徑和高度；第二名瓷工把杯坯和杯座粘在一

起，開始的時候是分開來做的；第三名瓷工把它放

在模子裡壓印上圖案；第四名工人在把杯子刮光，

尤其是杯子的邊緣，必須刮得很薄，看起來像是透

明的一樣。一件最後燒好了的瓷器是經過了七十個

瓷工的勞動。大型的瓷器是分開來做的，先把它們

分解成幾個小的器皿，然後在最後把它們一個個粘

合起來，再用專門的工具雕琢、拋光使之完善。

殷弘緒的這兩封信傳到歐洲之後，被刊登在

歐洲的《專家雜誌》上。1717年，殷弘緒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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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嶺土寄往歐洲，在歐洲掀起了一股尋找高嶺

土、倣製中國瓷器的熱潮。在這種風氣的推動之

下，1755年終於在愛陵崗附近發現了類似景德鎮

高嶺土的瓷土層，並且開始製作真正的瓷器。18

世紀，法國的倣瓷技術有了顯著的進步，已將中

國瓷的設計、裝飾、彩繪與西方軟瓷的燒造工藝

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26)
其它歐洲國家也紛紛接

受中國的製瓷技術，對當時整個歐洲的瓷器工

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國著名歷史學家

S . A . M阿謝德說：“18世紀耶穌會士帶回更多

的中國技術資料並被採用，歐洲才生產出真正的

瓷器。”
(27)

他雖然經過了長期的實地考察，對中國的

製瓷工藝作了細緻而又翔實的紀錄，但其紀錄

仍然有很多缺陷。原因有二：第一，他認識的

多半是下層工人，特別是他提到在新信徒中沒

有人從事釉料的配製這項工作。
(28)
第二，就算

他認識了某些會製作釉料的人，又有多少工人

會把全部知識毫無保留地告訴這個外國人呢？

出於行業壟斷的保密需要，對於某種技術一般

的持有者是相對保密不願意讓人知道的，特別

是關鍵工藝，殷弘緒說：“我無法知道這些(上

釉彩)配料的分量，知道這一秘密的人們注意不

予洩露。”
(29)
例如在關鍵的釉色上，他的記載

就太不足了。他祇提到了幾種常見的釉色，而

中國瓷器的釉色遠遠不止這幾樣，例如倣古的

釉色，就有鐵骨“大觀”釉、銅骨無紋“汝”

釉、油綠釉、東青釉、月白無紋釉等三四十

種。
(30)
而且很多釉料的煉製材料也不是殷弘緒

記載的那樣簡單。煉製釉料的材料有鉛粉、青

礬、松香、古銅、白炭等等，且釉料配製也非

常複雜，配料的比例是非常精細的，遠非殷弘

緒記載的那麼簡單。

對中國植物和醫藥的介紹

歷史悠久使得中國產生了一大批燦爛的文化

和科技成果，並且形成了一個掌握着傳統文化和

科技知識的文人階層，他們成為中國社會的“文

化代表”和“科技貴族”。在這樣的文化背景

下，法國耶穌會士為適應中國歷史文化背景的 

“中國化”傳教策略就是“科技傳教”。
(31)
同時，

他們來華的目的也不僅僅在於傳教，法國傳教士

由於受過學校良好的科學訓練，遠非其它天主教

修會的教士可比，加之在遠東的傳教範圍廣大，

就成為法國科學院來中國作科學考察首先考慮的

對象。
(32)

殷弘緒來華進行科學考察的興趣主要集中在

植物醫藥上。他曾對杜赫德神父說過：“我承

認，凡對教化生靈有用的工作我都樂意為之。我

常為自己在歐洲時沒有上藥劑學的課而感到遺憾。

看到我手抄的一大本藥方，您會驚訝的。”
(33)

他提到曾經利用閒暇時間，通過閱讀中國植

物志而做過某些考察。他想通過對中國藥草志的

瞭解，更好地瞭解歐洲藥草的療效，進而為歐洲

的醫療事業服務。他說：“這位中國植物學家在

有關該國的無數植物問題上，該能為我提供多少的

看法啊！其條件是我能有時間去研究它，並能為他

們提供一個歐州名稱。因此，我祇注重於我所瞭解

的和在歐洲人所熟知的那些植物。”
(34)

殷弘緒對中國醫學的興趣，尤其表現在其對

中國人工種痘的介紹上。

中國關於天花的最早傳說是在清代醫學家朱

純嘏在《痘疹定論》中記載的一則傳奇故事：宋

真宗(998-1022)或仁宗(1023-1063)時期，四川峨

眉山有一醫者能種痘，被人譽為神醫，後來被

聘到開封府，為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種痘獲得成

功。1729年的《哲學通訊》中伏爾泰第一次明確

地談到中國的牛痘：“我聽說一百年來中國人一

直就有這種習慣；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

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中國人的

種痘的方法的確是不大相同的；他們並不割破皮

膚；他們從鼻孔把痘苗吸進去，就好像聞鼻煙一

樣；這種方式比較好受，但是結果一樣。這一點

也可以證實：倘若我們在法國曾經實行種痘，或

許會挽救千千萬萬人的生命。”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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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據可證天花種痘的明確記載見於清代

醫家俞茂鯤的《痘科金鏡賦集解》：“種痘法起

於明隆慶年間(1567-1572)，寧國府太平縣，姓

氏失考，得之異人丹徒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

今種花者，寧國人居多。”
(36)

上述記載說明中國至少在16世紀已經較為成

熟地掌握了人工種痘的技術，17世紀已普遍推

廣。此推廣則得益於康熙皇帝。滿清入關前，

由於東北天寒地凍，地廣人稀，因此天花並非大

規模流行。然入關之後，幾次天花肆虐，令滿清

統治者聞之色變。據史書記載，清初多爾袞攝政

時期，對民間出花者採取了野蠻殘酷的“驅疹”措

施，“凡遇民間出痘者，即令驅逐城外四十里”。

這種政策在多爾袞攝政王死後略有收斂，但是仍

有規定，家裡若有出痘之人，要立報兵馬司，官

家“即引繩度鄰右八十步，繩以內官吏俱不許入

署，都民始安。”
(37)

公元1682年，康熙皇帝下令各地種痘。《庭

訓格言》中有記載：“訓曰：國初人多畏出痘，

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

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 爾喀諸藩，俱命種

痘；凡所種皆得善癒。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

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

然耶？”傳教士中有殷弘緒、錢德明、韓國英、

巴多明等涉及中國的天花人工接種技術。

法國國家圖書館現收藏有一本精美的畫冊，

在塔夫綢上畫有六十二個患天花的小孩頭像，顯

示天花種痘和每種發病部位，據于阿爾德意見，

此畫為在華傳教士的作品。
(38)

殷弘緒仔細介紹了中國人種痘方面的知識，

應該說他對中國人的種痘術也有一個逐漸認識

的過程。他於 1 7 1 5年的信中提及中國的種痘

術，但對此卻充滿懷疑，他說：“我不大相信

這種辦法，如果有的話，我寧願採用一撮蝰蛇粉

末。”
(39)

但當他來到了北京，閱讀了《種痘概法》等

醫書後就改變了看法，但收集人工種痘的知識，

並非易事。中國醫家以此術為秘傳用以求生之

道，怎可輕易示人？張琰就曾歎言:“醫書充棟,惟種

痘之術不傳,蓋術家欲專其利,故秘其術以自私也。” 
(40)
因此想全面獲得比較真實的資訊確實是對殷弘

緒的一大挑戰。為此他使用了多種手段：“(人

工種痘)這還是秘而不宣的一種方法，我毫無遺

漏地收集這方面的知識，這是很不容易的。除了

必須送禮以外，我還得答應不得洩漏祇是為了歐

洲好才告訴我的東西，還必須到不止一處去收集

秘方加以對照、比較，看看它們各自適於何種情

況，因為往往有各種操作辦法，從中也可以學到

不少。我下文將要介紹的三種處方是宮中的御醫

告訴我的。說實話，不是最有名的御醫，而是宮

中級別較低的御醫告訴我的。”
(41)

人工種痘是從收集痘痂開始的，先找到一

個一歲至七歲以內的痘疹已發出又沒有任何惡

性症狀的孩子，等到痘疹結痂掉落時，就把乾

了的痘痂收集起來放在一個瓷瓶裡，用蠟密封

起來。新近取得的痘痂需要處理，人們先把一

把蔥根切碎，加一點甘草，放入一隻盛滿熱水

的瓷杯裡，用薄紗布蓋上，把痘痂放在紗布

上，讓熱氣薰蒸一段時間，然後拿下來晾乾，

這樣它就有較合適的效力了。在使用方面，殷

弘緒介紹道，接種乾痘痂時，把需要的一定份

量的痘痂放在蠶繭裡，然後把它塞進孩子的鼻

孔裡，不久孩子就會發燒，十二天以後就會乾

結掉落。他還提到接種之後的護理，指出可以

用赤豆、黑豆、綠豆、甘草研成粉末煮成糊

狀，作為預防藥給孩子吃，這些都是有利於他

排除毒素的。
( 42 )
他認為中國給孩子接種疫苗

比英國式接種方法直接切開皮膚接種，要更溫

和，危險性更小些。

應該承認的是，殷弘緒在向歐洲傳播中醫理

論時，存在着交流的障礙。中醫理論取法於中國

哲學中道法自然和陰陽五行學說，根本上不同於

西方的醫學理論。事實上，殷弘緒也承認自己在

醫學上所學不多。他駁斥了西方人對中醫的懷

疑，雖然中國人缺乏解剖知識，有些處方顯得沒

有科學道理，但是他高度評價了中國醫術，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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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並認為它有助於

歐洲醫術的發展。他說，並不像歐洲有的人認為

的那樣，中國的醫生無知或者冒險。自己對他們

的醫學論述不能作出判斷，那些論述中的語言莫

測高深，中國人也不能全懂。但是自己有機會翻

閱了不多的醫書，相信如果能把這些書籍譯成我

們的語言，歐洲的醫生們對他們有關各種疾病的

診斷、症狀描述、藥物及其品性的介紹一定會很

滿意。
(43)

正如法國歷史學家羅莎所分析的那樣：“中

醫的價值是不容置疑的，但由於翻譯、理解和向

西方傳播的困難，西方人面對一種他們很難理解

其新穎性和豐富性的外來因素之思想狀態，西方

人對這種醫學表現方式的誤解等等一切都使得他

們失去了勇氣。”
(44)
    

結　語

殷弘緒在中國四十多年，他一方面勤勤懇懇

地傳播福音，傳教於若干城市，克服了資金不足

的困難，特別是到了雍正後期傳教工作受阻的時

候，他從不放棄任何一個傳播福音的機會，想法

設法盡量多施洗一些教徒，甚至不顧自己身體的

孱弱，堅持傳教工作，可以說為中國的福音事業

貢獻了自己的生命。同時，他也不辜負作為18世

紀中西方交流的使者。他憑藉自己良好的教育、

豐富的學識和對客觀事物正確的認知態度，長期

居住於中國，甚至於在中國宮廷中生活。他熟悉

中國文化，得到了任何單純的旅行者和商人所不

可能想象得到的中國知識。

應該說，殷弘緒瞭解到的這些中國知識，並

不是敷衍地道聽途說。在他的信件中我們看到，

為了弄清楚瓷器的製作工藝和植物醫藥的真實功

能，他除了閱讀相關的中文書籍外，還親自請教

那些懂那些知識的中國人，親臨製作現場觀察，

並做詳細的筆錄。我們在信件中，完全可以讀到

他那科學的嚴謹而謙遜的性格，諸如以下的表達

方式：“我僅介紹我在一部中文書讀到的內容，

自己並不能保證作者就此問題所記載的一切均為

事實。”“我去請教那些精於此種工藝的中國

人。”“我希望這些研究能夠有點用，這是我花

了一點力氣做了研究以後的唯一想法。”他的態

度是認真的，所介紹的內容絕大部分也是客觀公

正的，對於向歐洲人宣傳的中國形象，也大部分

是正面的。

殷弘緒介紹中國的主要信件被杜赫德所採

用，編入了《中華帝國通志》，而這本書，無

疑是當時歐洲最流行也是最權威的中國讀物，

甚至影響了伏爾泰、孟德斯鳩、黑格爾等人。

他的信件不僅僅涉及傳教方面，簡直可以說包

羅萬象，涉及中國 1 7世紀到 1 8世紀的方方面

面，在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流上，他寫下了光

輝的一筆。

總之，殷弘緒神父帶着傳教的使命來到了中

國，但他對中國和整個世界的貢獻已遠遠超出了

他原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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